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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確定十一世班禪喇嘛 

各教派領袖擁護中共認為陰謀 

1995 年 5 月 14 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印度達然薩拉宣布﹕確認出身於西藏康區拉

日宗（嘉黎縣）的更登卻吉尼瑪（六歲）為 1989 年圓寂的十世班禪喇嘛之轉世靈童。 

在藏人的歡慶聲中，一直聲稱要有他們自己尋找轉世靈童的中共當局，在遲疑了兩天之後，

於 5月 17 日首先由中共宗教局宣布不予承認，並指責該項認定為分裂陰謀，同時還聲稱

真正的班禪轉世正在由中共積極尋訪當中。其後一段時間，中共動員其轄下人馬，包括

“西藏自治區人大”在各報刊、廣播中展開聲討。西藏其它三大教派的薩迦派教主赤欽仁

波切、噶舉直貢切倉仁波切、寧瑪白諾仁波切等則指出十一世班禪的確認，對佛法的昌盛

和西藏民族的未來均有非凡的意義；對中共高唱“信仰自由”，卻有泛政治化，破壞和阻

礙佛教僧侶的選定強烈表示不滿。 

 

達賴喇嘛訪問德國 

西藏問題是政治問題 

六月十八日，應德國議會邀請，達賴喇嘛前往德國訪問。十九日，由人權小組在德國議會

主持的西藏問題聽證會上，達賴喇嘛發表講話時指出﹕“目前，世界各國對西藏人權、環

保等極為關注，我們感到欣慰；但人權、環保問題僅僅反映了西藏問題的表象，西藏問題

的實質是中共對西藏的殖民統治以及由此引起西藏人民反抗的政治問題；該問題只能通過

和談解決，而目前中國政府在西藏采取的移民和對藏人的恐怖統治手段並不能解決問題”。

為此，達賴喇嘛呼吁﹕（1）要澄清中共對西藏統治的本質，向世人說明中共歪曲歷史，

侵佔西藏的事實；（2）中國第三代領導人應明白西藏問題如不能通過和談，並在雙方有

利的條件下解決，則必定會成為中國和國際的主要問題而一直存在下去；（3）世界各民

主國家應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促使中國改善人權狀況；（4）中國民運人士應充分認識

到為解決西藏問題而進行和談的時刻業已來臨。 

這次西藏問題聽證會，是歐洲第一次由官方舉行的聽證會；也是第一次以官方角度邀請達

賴喇嘛。 

聽證會上，與會人士從各方面論證了西藏是一個被外國侵佔的國家；並呼吁各國施壓，迫

使中共改變立場，與達賴喇嘛進行談判。 

德國外交負責人也在聽證會上表示﹕德國政府以往在各種場合支持中國與達賴喇嘛進行具

實質意義的的談判，並在聯合國支持西藏問題，今後亦將一如既往地支持西藏問題。 



 

第十一世班禪及其父母失蹤 

“班禪尋訪小組”組長被扣 

十一世班禪被確認後，拉薩及附近藏人紛紛涌向拉日宗去朝拜班禪，中共得知後立即派軍

隊封鎖了交通。隨後人們又得知十一世班禪及其父母均已失蹤，並為此焦慮不安，藏人相

信他們已被中共帶往北京，但當地官員卻稱不知此事。 

同時，中共任命的“班禪轉世尋訪小組組長”恰扎仁波切於五月十四日在中國成都被扣押。

恰扎仁波切三月四日前往北京參加八屆政協三次會議。會期雖僅幾日，但因恰扎仁波切拒

絕按官方的政治需要去尋訪班禪轉世而被軟禁在北京。消息說他在北京被折騰的很辛苦。 

後來中共允許其回藏，14 日途徑成都時，正值達賴喇嘛宣布確認十一世班禪，恰扎仁波

切當即遭到扣押，十八日押往北京。 

恰扎仁波切是班禪駐錫地----扎什倫布寺堪布，並有中共政協委員等許多頭銜。他的被捕，

據認為是因與達賴喇嘛有聯系；事實上，班禪圓寂，中共讓他主持尋訪工作後不久，他就

寫信給達賴喇嘛；流亡政府代表到北京，恰扎又專程趕去呈交了一封給達賴喇嘛的信。這

一切都是公開進行的，雙方亦做了公開報導。所以，恰扎仁波切的被捕可能與他固執地按

照佛教儀規和歷史慣例尋訪轉世，拒絕中共按政治需要尋訪轉世有關。 

早在去年六月，在恰扎仁波切的組長位置不變的情況下，中共已任命一叫僧欽羅桑嘉措者

為尋訪小組組長；顯然，中共早已意識到虔信佛教的恰扎仁波切是不會拿信仰與政治利益

做交易而打算另闢溪徑，只是苦於找不到合適人選而已。 

另據消息﹕中共本來打算在西藏宗教節日“薩噶達瓦”讓僧欽羅桑嘉措在拉薩大昭寺進行

“金瓶抽簽”，九月九日“西藏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時向外公布。 

 

創刊辭 

 

公元七世紀，在西藏民族最杰出的領袖，法王松贊干布領導下，西藏獲得統一。在冰峰雪

山所環繞的世界之巔、在中國與印度這兩個文明古國之間，西藏民族勃然崛起。其後千余

年，西藏從印度引進佛教並通過佛教與中國、特別是與曾侵略並長期統治過中國的蒙古和

滿清建立了特殊的供施關系；雖也有過沖突，但做為一個全民信教的和平國家，西藏大體

上與其相鄰的東方帝國先後興盛的各王朝保持著和平共存。 

然而，自本世紀以來，維系兩國關系的供施關系宣告中斷，雙方發生第一次全面沖突；隨

著中共的入侵，西藏領袖達賴喇嘛及十萬藏人被迫流亡國外。從此，屠殺、饑餓、囚禁、

對古老文明的踐踏、強製推行漢化政策、無孔不入的移民„„一波接一波的浩劫，使曾是

和平祥和的西藏從未停止流血，始終都是劍拔弩張„„。 



由於中共的刻意宣傳和長期的漠視，不論港台或大陸，不論知識分子或一般大眾，對西藏

的歷史，特別是現今西藏實情有深入了解的中國人實在不多。中共的惡劣就在於它不僅在

西藏犯下了令人發指的滔天罪行，而且它還對自己的人民隱瞞了自己的罪惡；以謊言點綴

起來的神話不僅欺騙了世人，而且也褻瀆了人民的忠誠；通過輿論控製與鐵幕統治，人民

知情權與選擇權被剝奪，人民崇高的熱情被統治者利用去蹂躪別的民族。而這一切被涂上

“解放”的光環。 

正是由於中共的“解放”，一百二十萬西藏人死於非命；六千余座寺廟被摧毀；原始美麗

的自然環境遭到空前浩劫；千年古老的西藏文明被毀滅幾盡；西藏民族承受著難於名狀的

苦難„„。可是，又有多少中國人真正關注這一切；以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為己任的

“六四”運動，波瀾壯闊。然而百余萬參予者包羅萬象的訴求中，竟幾乎無一人稍微注視

一下剛剛兩個月前才發生在世界之巔的慘烈屠殺，怎不令人寒心。 

目前，仍有不少中國人對中共踐踏西藏人權，實施民族滅絕政策的行為麻木不仁，甚至不

顧事實，以為中共屠殺藏人有“理”。但是，也有相當數量的中國知識分子已開始對西藏

問題的實質有所觸動，這是令人欣慰的，因為西藏問題的解決，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知

識分子是有所觸動、有所意識，乃是問題的關鍵。可以說，沒有中國人民對問題實質了解，

沒有中國人民的同情與支持，西藏人民爭取自由的門爭就會困難重重。因此，真實地報導

西藏問題的真相，讓中國人民看到被阻隔在喜馬拉雅崇山峻嶺背後的西藏人民苦難的境遇

和他們的意願，也就變得至關重要。 

我們希望通過本報，使中國人民更加關注和了解西藏問題，並為合理解決西藏問題打下良

好基礎。 

 

達賴喇嘛的“六四”五周年聲明 

現在，中國正處在一個向新時代過渡的時期，對此應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因這關系到亞

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自由。 

我是一個佛教僧侶，是一個西藏人，同時又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員；所以，我一直以焦慮

和希望的心情注視著中國政局的翻雲覆雨。 

在中國的現代史上，最鼓舞人心且充滿的事件是 1989 年的民主運動；全世界的人民都從

這一罕見的機會中，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勇氣和人類的意願；幾百萬中國的兄弟姐妹以公開

的、非暴力的方式明確表達了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意願。他們雖成長在“槍桿子裡出

政權”的環境中，但卻忠實地奉行和平、非暴力的路線。 

我始終認為，雖然 1989 的“六四”天安門運動成為悲劇，但由此開始的民主運動將再也

不會倒退。任何強權的鎮壓，都無法壓製人民追求自由的願望。一個人是不喜歡被個人或

製度所壓製與欺騙，因這些行為完全違背了人類的本性。所以，欺騙或壓製雖得逞於一時，

但最終定會失敗。 



我認為，天安門的大屠殺，僅僅是民主運動一個暫時性挫敗；面對未來，為使公正、自由、

民主在中國的實現，無數中國的愛國人士不顧個人安危，仍在頑強地繼續進行著門爭。我

相信，關心和在政治上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國際社會的責任。不應讓中國孤立於世，而

是努力讓其與世界各國一樣參與經濟的發展；這是至關重要的。當然僅憑經濟上的聯系或

共同參與是不夠的，中國還必須實現人權、民主與法製；這是社會穩定、和平、自由以及

道德力量的基礎。只有這種社會才能為經濟的發展帶來自由、保護以及其它利益。所以必

須設法使中國邁入世界民主國家的行列。 

總之，除了熱忱而充滿信心的中國民運人士而外，沒有人能引導未來中國走向自由、民主

的道路、因此要從各方面鼓勵和支持民主運動。 

我是遵奉非暴力路線、倡導和平、自由者。因此對中國民主運動自一開始我就給予了支持；

對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共雖進行了野蠻的屠殺，但我仍祈禱中國的民主運動不要背離和平、

非暴力的路線；因為和平和非暴力是最接近與人類本性的路線。 

最後在中國的兄弟姐妹紀念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門流血事件之時，我向為了在中國實現

自由、民主、人權而獻出生命的死難者表示崇高的敬意。為了世界共同追求的人類根本原

則而身陷囹圄的你們勇敢、無畏的戰友們祈禱；為你們民主運動的成功而祈禱。 

達賴喇嘛 

1995 年 6 月 4 日 

 

反對中共找班禪 

四十余僧侶被捕 

十一世班禪的確認，挫敗中共這個以消滅宗教為宗旨的無神論者企圖控製和操縱藏傳佛教

轉世化身之認定的陰謀。中共方面一面加緊各種輿論宣傳工具進行聲討，另一方面則加緊

在西藏進行“消毒”工作。 

班禪轉世被宣布確認後第七天，中共在拉薩、那曲、日喀則等地特別召開大會，宣布不準

議論班禪轉世問題；不準有三人以上的聚會；達賴喇嘛的認定不算數；真正的班禪轉世不

久會由中共確認；各寺僧尼不準離開寺院，不準相互串們聚會„„。為防萬一，並從成都

增調的部隊中抽調 1500 名軍隊駐防日喀則。 

五月下旬召開的所謂 “西藏自治區“人大會議，會議程序不同以往地首先逐人詢問班禪

轉世的看法，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代表婉轉地表示﹕“既然達賴已認定，除了承認而外沒有

其他辦法“。中共未得到滿意的答案，遂將對班禪的承認與否提高到分裂與反分裂、立場

堅定與否的層次，要求代表與黨同心同德，並隨後逼迫與會者簽字表示反對達賴喇嘛的決

定。 



六月，由五人組成的工作隊進駐扎什倫布寺，將扎寺僧眾分成幾批，分別召開會議。會上

工作組宣稱恰扎仁波切已同意將幾個靈童候選人帶到扎什倫布寺金瓶抽簽，並要求僧眾的

承認。工作隊的講話當即遭到僧眾、特別是年輕僧侶的反抗。從七月開始，中共又先後幾

次來扎寺，迫僧侶們就範而未果。 

七月十二日，是藏歷世界公桑日，按慣例要進行佛展（俗稱：“曬佛節“）；僧侶們為抗

議中共扣押班禪喇嘛，尋求外界支持而準確在那一日舉行示威游行；中共得到消息後，派

武警將四十余名僧侶逮捕，禁止進行宗教活動；強迫游客返回旅店並於十三日全數送往尼

泊爾。 

各種跡象已表明中共欲將意誌強加到西藏人頭上。許多西藏人擔心照此下去，將來中共可

能會象任命他們的局長、科長一樣“認定“或“撤銷“佛教僧侶的轉世化身，使藏傳佛教

這一特殊的文化現象被異化而變得庸俗化、官銜化、世俗化、買辦化。 

 

達賴喇嘛確認第十一世班禪喇嘛公告全文 

尋訪遍視班禪羅桑赤列隆珠卻吉堅贊之化身一事，先後有在印扎什倫布寺和轉世問題工作

小組為主的雪域之阿裡、衛藏、多朵（康）、多麥（安多）以及拉薩（現印度克什米爾）

等地的許多境內外組織和個人，向此處提供了供驗證或有靈異先兆之兒童的歷史、照片等。 

鑒於歷史上班禪與達賴互為師徒之源遠流長的事實，確認班禪仁波切之化身現已是我不容

推卸的責任。鑒此，以意樂發心鄭重接受並在幾年內努力進行祈禱法事的同時，先後與政

府護法諸戰神進行了商議，本欲對住在西藏的主要靈童進行甄別遺物等儀式，為此雖在三

年多時間內先後設法與中國政府接觸卻無任何結果。 

現境內外西藏人民都渴望能盡快確定班禪仁波切之轉世化身，因此，在向三寶祈禱並頌歷

代班禪名號的同時，先後鄭重地多次以骰卦和食團問卜，其結果一致認定拉日境內的父名

貢秋朋措，母名德欽秋忠之子，俗名格登卻吉尼瑪者無庸置疑地為十世班禪仁波切之轉世

化身。因此贈法名為﹕丹增格登益西赤列朋措巴松寶，並撰祈禱禱文 “意願自成“。 

班禪仁波切轉世化身的確認是宗教事務，非為政治問題；希望中國政府對化身登基以及其

它宗教儀規方面提供方便。 

釋迦比丘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於公歷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四日 

藏歷木豬年三月十五日 

講述<<時輪根本經>>及國際佛祖誕生之喜慶日 

 

西藏最年幼的政治犯去世 



 

十五歲的西藏女尼西熱阿旺三年前，在她十二歲時，由於參加反抗中共統治的示威游行而

被中共當局判刑三年，因在獄中飽受中共的毒打折磨，釋放僅一個月後即告夭折。 

這具過早離開人間的軀體被送上天葬台天葬時，人們發現她的內髒有多處因受外力打擊而

受損。 

值得注意的是，與喜熱阿旺一起被捕的另一位女尼彭措央吉亦在六月被釋後直接送往軍隊

醫院並在那裡去逝。 

 

慶祝達賴喇嘛六十華誕 

藏歷木豬年 5月 8日（公歷 7月 6日）是西藏政教領袖、諾貝爾世界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

的六十大壽慶祝日，來自世界各地的 1500 余名政治家、學者、記者及嘉賓集聚新德裡的

阿育王飯店慶祝達賴喇嘛六十大壽。期間來賓們就世界和平與人權、西藏問題等召開了研

討會。 

達賴喇嘛第一次參加了這類為他舉行的慶祝活動。 

在此，本報編輯室虔誠祈禱，敬祝神聖的達賴喇嘛壽如須彌，引導西藏人民走出苦難，奔

向自由、民主的未來；衷願明天就象達賴喇嘛所祈望的那樣，整個世界充滿正義、和平與

慈悲。 

 

中共在藏施“整頓”干部僧侶是重點 

西藏文盲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非文盲人口大都集中在中共各學校、機關和寺廟之中；

在歷次西藏獨立運動中，僧侶、干部和學生曾扮演重要角色，因而也就成為中共的防範或

仇視對象。 

根據西藏自治區“政法委書記子成”和自治區書記熱地的講話以及拉薩市黨發（1994）15

號文件”等內容，可以看出中共已將整頓的矛頭對準了僧侶和干部。 

熱地講話中，將整頓具體為九個統一“十個新對策”。其中第六、七條為﹕六是統一到西

藏的對外開放，重點是積極擴大與內地多種形式的經濟聯系與交流，建立西藏經濟與全國

經濟密不可分的有機聯系上來；七是統一到達賴喇嘛集團是影響西藏穩定的根源，我們同

達賴的門爭是敵我性質的矛盾這一認識上來。中共將一切歸罪於對方自是其傳統，無庸置

言。但達賴喇嘛倡導和平、談判解決西藏問題，仍不能化解中共的敵視，表現了中共沒有

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的意願。 



中共顯然已決心通過移民和深化西藏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維系對西藏的殖民統治。熱地十

條新對策、子成的講話、拉薩市文件等都將僧侶和干部做為整頓重點。對寺廟的整頓包括

﹕一律停止重建寺廟，違者拆除；僧侶數不得超過定額（絕大多數寺廟都超出中共的定

額），超員做思想工作遣回；凡達賴集團認定的活佛一律不準承認；對僧侶實行卡片製度，

附欄紀錄其平時表現，文件還規定﹕不管那級管理寺廟，其日常活動必須受當地黨政組織

領導管理和群眾監督、僧尼入寺，寺管會、經師、父母都要與僧尼簽訂協議書，明確各自

承擔的責任，這實際上就是連保連坐那一套。恐怕也就是具中共特色的信教自由”。 

而中共版的民主“在寺院民主管理會”表現得尤為精彩，講話及文件都要求寺管會要牢牢

掌握在愛國僧侶手中，實在找不到愛國僧侶的，則由寺廟所在鄉或村主要領導干部（黨委

書記）掌控。子成的講話就提到達隆寺 150 名寺僧拒絕改選”後的寺管會名單並圍攻鄉黨

委書記一事。 

根據中共的上述的規定，一個西藏人入寺為僧，首先要等寺院自然減員（騰出名額）後，

由寺院、經師、家長出具連保方能如願；入寺後一言一行受監督並紀錄在案；而領導你的

寺主（寺管會主任）卻可能是一個除了愛國”而外狗屁不通的人，他可能是僧侶，也可能

是俗人，甚至是鄉黨委書記。 

對干部的整頓，步驟上是先縣級、再科級、最後一般干部。方法是有黨組織認真排隊，內

部掌握”把可能誘發問題的因素，收入公安、安全部門的視線以內”。內容從是否有分裂

言行到是否有子女在境外上學或子女是否被境外認定為活佛，有無干部到境外探親與達賴

集團勾結等無所不包。同時還規定干部不準信教，不準在家設任何宗教標誌（顯然是不考

慮家人是否信教）。並將信教與民族情緒問題提高到立場與隊伍純潔與否的高度。 

對分裂思想在農村的曼延，文件和講話除了表示憂慮及加強基層建設、恢複黨組織而外並

無新策。對學生尤其如此，熱地說境內許多學生帶著紅領巾到寺廟添油、拜佛，甚至為達

賴集團的反動宣傳所蒙蔽、同情、參與分裂活動”以後，提出的新對策卻是新舊對比也即

換湯不換藥的憶苦思甜而已。可見中共在西藏除了強權、暴力、高壓而外已是束手無策。 

 

西藏概說 

一、位置及名稱 

西藏位於喜馬拉雅山脈高原地區，其西南有喜馬拉雅山脈，北有阿欽岡佳山（阿爾金山），

東北有多拉仁莫（祁連山），大體以這些山脈為分界，西藏與印度、中國、緬甸、不丹、

尼泊爾等國接壤。因地處世界屋脊，亞洲的著名河流如印度河、恆河、雅魯藏布江、長江、

黃河、怒江、湄公河等均發源於西藏。西藏境內還有兩千余湖泊。 

藏人自稱博， “博”是集民族、地方、國家於一體的稱呼。中國人除了稱“博”為西藏

外，還有吐蕃、湯古特、西番、西羌、圖伯特等眾多稱謂。一般認為藏“是由現日喀則一

帶的專稱演變為泛稱的，也有解釋為西方寶藏”者。中共現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僅包括



西藏總人口和總面積的一半；對另一半，中共稱之為“藏區”；“藏區”也好，“西藏自

治區”也罷，都是藏人的土地，這點並未改變。雖然西藏”易引起歧義的說法不無道理，

但考慮到中國人的接受習慣，我們仍用“西藏”這一詞匯表達藏語博“BOD”或英語

“Tibet”的概念。 

二﹕地域及人口 

西藏領土面積為二百五十余萬平方公裡，分別由衛藏、多朵（康）、多麥（安多）組成，

稱西藏三區。 

中共侵佔西藏後，采用“分而治之”的原則，在衛藏和康區部分土地上建立了所謂的“西

藏自治區”；另在康區的嘎瓦囊謙和安多之一半的土地上建立了青海省，將安多的另一半

土地劃入中國的甘肅和四川兩省，形成“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阿壩藏族自治州”；將康

區的其余土地並入中國四川和雲南省，形成“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迪慶藏族自治州”；

另有部分以“藏族自治縣”或“自治鄉”的形式並入中國各省份者；如安多華銳（天祝）

及康區木裡等。 

上述西藏各地一直作為西藏的一部分而存在；1641 年噶丹頗章政權建立時，亦直接派遣

或任命地方官員。到本世紀初，趙爾豐率軍入侵，攻城略地，佔據了康區大部分；改西藏

邊境貿易城市達澤多（打箭爐）為康定（取康區被徵服底定之意），建立所謂的“康定府”

到國民黨時期又籌建所謂的“西康省”。1929 年，國民黨在滿清早已非法佔據的西藏東

北一隅之地建立所謂的“青海省”，當時所轄僅佔現青海省面積的百分之五左右，隨後不

斷向西擴展，才形成現七十二萬平方公裡的面積。 

根據中共的統計，西藏人口約四百五十余萬。但根據西藏歷代的記載，西藏總人口應六百

萬左右（僅從西藏民族中，中共已“辨認”出五、六個民族，還有一些正在“辨認”當

中）。 

本世紀初，西藏境內中國人不足十萬（大都集中在西寧附近），到本世紀中葉，在藏中國

人亦不過約三十萬左右（除了西寧周圍，康區亦有遷入）。隨著中共的移民政策，現在藏

中國人已超過七百五十萬。 

三、語文與宗教 

藏語分三大方言和許多小方言區。現今使用的藏文是一千三百年前由吞米桑布扎仿梵文創

製，有三十個輔音和四個元音字母。藏文完全具有世界先進的標音文字體系所有的特點，

即使用一套字母，每個字母表示一定的讀音而不直接地、單獨地表示詞或詞素的意義，將

字母組合成各式各樣的字，代表語言中的詞，人們看到字就能讀出音來，字母數量有限卻

能紀錄豐富的語言，最便於人們學習和使用，它好學、好認、好記，是文字發展的最高階

段。 



用藏文紀錄的文獻從世界最全面、最完整的佛教典籍到全世界最長的英雄史詩等浩如煙海，

涉及人類知識的各們學科。除西藏而外，藏語還流行於印度、尼泊爾、緬甸的幾百萬藏血

部族之中，是不丹的國語。藏語使用區從喜馬拉雅山南北麓到多拉仁莫山脈、大渡河流域

縱橫幾萬裡。其中大部分地區藏語是唯一母語；藏人絕大部分信仰佛教，另有幾萬人信仰

西藏原始宗教--本波。在安多和拉薩有眾多信仰伊斯蘭教的西藏人（中共將他們全數劃為

回族），康區有西藏人主持的基督教堂。 

四、西藏的資源和經濟 

西藏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本世紀中葉，森林面積為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平方公裡，覆蓋率

幾近 9％，且具森林密度廣，出材率高等特點，後因中共濫砍，到 1985 年僅剩有十三萬

四千平方公裡的面積。 

西藏安多地區有豐富的石油、錫鐵、鹽、石棉、煤等礦產。鈾、鋰、銅、鉻鐵等的儲量居

世界首位。全國擁有極豐富的水力、太陽能、風力等資源，舊西藏由於習俗保守，科技落

後，對自然資源的開采利用率極低。隨中共入侵，西藏經濟在中共的巧取毫奪中陷於困境。

其主要特點為﹕ 

一、中共視西藏為原料掠奪地和產品傾銷地。在整個西藏，除邊境已殖民化的少數地區而

外，幾乎沒有任何帶動本地經濟發展的大中型建設。例如西藏擁有中共統治下最豐富的森

林資源和畜產品資源，可是在整個西藏卻無一家肉食品加工廠，沒有一家森工企業（只有

砍伐和運輸業），其產品通過無償（如森林、礦產）或強製低價收購（如畜產品及其它特

產的統購統銷”）等手段掠奪中國本土或殖民化地區，加工成品後再返銷西藏。目前，西

藏日用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要從中國進口。 

二、即使建有的一些礦產采掘及森林采伐企業或工廠等，其職工也完全由移民組成。如在

安多興建的格爾木、柴達木等石油采掘城鎮，幾十萬職工完全由中國移民組成，當地藏、

蒙居民不僅未受益，反而趕出了家園。其它地區，即使有藏族工人，其數量也極少。如龍

羊峽電廠的興建，幾萬藏人被迫遷往它處，僅有幾個藏人獲得打工的機會。再如安多阿壩

的瓖塘林業局，有工人四千六百余人，其中僅四十二名藏人。 

三、由於西藏自然資源的開采和其它有利可圖的企業、工廠等直接由中共當局或軍隊所把

持，這些廠礦企業對地方財政不僅毫無助益，甚至地方還要為其提供學校、衛生保健等設

施。因此，西藏的財政收入極其低下，以所謂的西藏自治區為例﹕1989 年財政收入為

1380 萬元（人民幣，下同），還比不上中國的一個縣、沿海發達地區的一個鎮，其獨立

核算企業總產值 333 億元，僅相當於中國浙江省蒼南縣的宜山區。再如位於西藏東部，現

中國四川省轄下的甘孜為例﹕全州共十八個縣，1988 年全州工農業產值為 4917 億元，財

政收入當年創歷史最高紀錄亦不過 7463 萬元，僅相當於中國本土一個效益較好的鄉鎮企

業。如此微薄的財政收入去養活日益膨脹、臃腫的中國殖民機構工作人員（而且，為吸引

移民還要實行高工資、高待遇），自然使入不攜出，於是才有了中共叫得最響的財政援助。

其實完全不必多此一舉，中共只要算清從西藏掠奪的森林、礦產、畜產品和無數藝術珍品



的價值即可。其數目絕對不是幾十億，而是幾百億，幾千億。 

而且其單位也絕對不是日益貶值的中國人民幣。 

 

“班禪”稱號的來源 

“班”是梵語“班直達”之簡稱，意為“智慧”，“禪”是藏語“欽波”的簡稱，意為

“大”。班禪即“大智慧”之意，是佛教徒對學識淵博之高僧的尊稱。 

第一世達賴喇嘛尊稱班禪更登珠巴，他於 1447 年創建扎什倫布寺，並任該寺池巴（又譯

﹕法台或主持）。從此，歷輩扎什倫布寺池巴（寺主），其法名前均冠有“班禪”的稱號，

班禪更登珠巴圓寂後，由其弟子班禪桑波扎西繼任第二任池巴。現在我們所熟知的班禪喇

嘛世系中，第一世為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弟子克珠杰，他繼宗喀巴、嘉查杰之後任第三

任噶登寺池巴。第二世和第三世均駐錫恩薩寺，稱恩薩活佛。以上三世因都不曾就任扎什

倫布寺池巴，所以，他們在世時，並無“班禪”的稱號。他們被稱為班禪乃是後世追認。

該轉世系統被稱為“班禪”。是從第四世羅桑秋杰開始的。羅桑秋杰始任恩薩寺池巴，

1586 年赴扎什倫布寺學習，十余年後，因眾僧推舉，接任扎什倫布寺第十六任池巴，於

是第一次擁有了“班禪”的稱號。 

羅桑秋杰任扎什倫布寺池巴時的 1641 年，五世達賴喇嘛在蒙古固實汗協助下，推翻西藏

的藏巴王朝，建立了噶登頗章政權。不久，達賴喇嘛將扎什倫布寺所有權和大量的莊園第

一次奉獻給了自己的老師班闡羅桑秋杰。從此，該轉世系統成為扎什倫布寺的法定池巴；

班禪”也就成為格魯派兩個最大的轉世系統之一的稱號。 

隨著法緣廣播，一些信徒在“班禪”之後又獻上其它敬稱以示尊崇。如固實汗在班禪之後

加了“博克多”（蒙語“智慧英武”之意）；滿清皇帝亦加了個“額爾德尼”（滿語“寶

貝”之意）；藏人則稱為“班禪仁波切”（“仁波切”藏語謂“珍寶”）。 

 

世界各國議會支持西藏問題第二次會議 

第二次支持西藏問題的世界各國議會代表會議於 1995 年 5 月 26-28 日在立陶宛首都維爾

紐斯召開。會議由原立陶宛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現國會議員林斯.瓦科斯主持。來自二

十一個國家的 48 名議會代表和立陶宛議會支持西藏問題聯會”的四十名議員出席了會議。

會上，喬治.帕尼札斯先生介紹了過去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七個國家的議會中新建立了

支持西藏問題的組織，並先後向西藏派遣了包括今天到會的有八十余名議員，而分布世界

各地支持西藏問題的議員達千名左右。這些議員的背後是幾百萬選民的支持。 

會議最後通過了一份決議，主要內容是繼續實施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決議，申明西藏在

1949 年以前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目前是一個被外國侵佔的國家。決議譴責了中共對

西藏的移民，不給予藏人學習的機會卻又通過父母強逼在印度流亡政府學校求學的西藏人



返回西藏，逮捕和虐待西藏人，對藏人強製實施計劃生育等等，決議稱這些暴行是無法忍

受的。 

決議贊揚了達賴喇嘛及其政府歷年來為解決西藏問題而進行的和解之努力，決議呼吁各國

盡快承認達賴喇嘛及其領導的政府為西藏唯一的合法代表。決議還決定成立一個小組，前

往達然薩拉、西藏進行調查並增選了三名來自日本、俄羅斯、紐西蘭的議員為常委，加上

原有七名常委共同負責執行決議。 

此次會議的宗旨是以許多國家曾遭受外族侵略的經歷，對西藏人民給予特別關注，並在東

歐等國加強對西藏問題的宣傳和普及。 

第一次會議於 1994 年在印度首都新德裡召開，第三次會議預備在北美召開。 

 


